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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天没有上班，窝在
家里，抽烟酗酒，生活极度

糜烂。这么多年了，我究竟
得到了什么？我从来没有谈
过恋爱，我想结婚。

吉荣找到了萎靡不振
的我，我告诉吉荣我想拥有
自己新的生活，我想和心爱
的人结婚，求他放了我。他

说他从来都没有制约着我，
但是如果我真的要找男朋
友，他会为我把关。

我依旧在吉荣的公司
上班，每天混混沌沌，做些
无关痛痒的活计，日日企求
白马王子的出现。

我的白马王子终于出
现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我
认识了杨毅。杨毅比我小一
岁，父母属于工薪阶层，虽
然家境略微贫穷，但是杨毅
自身上进好学，开了家精品
店，每个月收入不错。

自从认识杨毅，吉荣来
我公寓的次数反而多了，介
于吉荣的关系，我一直没敢
对杨毅说明我住的地方，每
次他送我回家，我都要多坐
一站路程，下车后再目送杨
毅乘上返回的公交车，我才

偷偷摸摸地走一站路回家。

好几个晚上，吉荣都在家里
等我，问我一些恋爱的经

过。对于他的关心我开始觉
得特别反感，我想彻底和吉
荣断绝往来，可是吉荣却说
他只当我是干女儿，等我决
定出嫁时，他这个干爹还要
给我准备嫁妆呢。

也许是因为杨毅生意

太忙，他丝毫没有察觉我的
异常举措，他对我太放心
了，以至于有点粗心。

我们的感情发展很好，
四个月过去了，为了摆脱吉
荣，我催着杨毅结婚。杨毅
说至少还要一年半，他才能

存够买房首付的钱。
我不得不在杨毅家附

近租一套房子，我想，若有
一天，杨毅真的要去我家做
客，那真的会穿帮的。我太
爱杨毅了，我不能失去他。

我终于把我自己献给

了杨毅，幸福地等着他向我
求婚。

我决定向吉荣说明，我
以后再不去他为我租的公
寓了，那不过是一个回忆，
充满泪水与苍凉，我还年
轻，我要新的生活。我递交

了辞呈，决定帮助杨毅经营

小本生意。
告别吉荣的最后一个

晚上，吉荣再次将我征服，
他说这是最后一次，我没有
拒绝。最后一次，我期待很
久了。吉荣干瘪的手在我肌
肤上一寸一寸游离，轻搓、
抚摸……就像我对待他心
爱的石头，一丝不苟的……

一个月以后，我发现自
己怀孕了，然而孩子的父
亲……吉荣、杨毅两个人
的身影在我脑海中交织成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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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书店，是我晚上散步
不时会光顾的地方。书店里原

有两个女孩，活泼时尚些的那
个叫云，另一个我至今叫不上
她的名字，但每次去书店都会
想起她。想起她时，心里总要默
默地祷告，但愿她舍弃一切追
随的“爱情”，能不辜负她，能
成为她栖身的幸福之所；但愿

她此后的人生能一路走好。
她本来是个普通而安静的

女孩，因此向她买了多次书，还
是一直记不住她的模样。

有段时间因为连续下雨，
我停了好一阵没散步，也就没
到书店去。再去的时候，她看到

我一进门，就喊住我，从柜台下
拿出一只袋子，问是否是我的。
那只袋子里，有几本书，一个装
了些钱的钱包，一把我很喜欢
的阳伞。因为那把伞，我找遍了
所有能找的地方，我甚至想，要
是捡到的人把钱包拿走，给我

留下那把伞也好！没想到在我
不再抱希望的时候，这只袋子
重现了。

我惊喜地接过来，连声向她

道谢，她笑了，露出整齐洁白的
牙齿。直到这时，我才惊讶地看
到她美好动人的那面。回到家看
了一下袋子，书、伞、钱包里的
钱，一样也不少，心里充满了对
这个诚实细心的女孩的感激。

那之后，她又还原成那个

普通的女孩，每晚坐在收银台
后，或自己拿本书看，或给买书
的人结账、收钱，安静得像一潭
深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
发现这女孩变了，首先是衣服
的色彩明丽了，接着变得爱说

爱笑了，苍白的脸也红润了好
些，一天天漂亮起来了。她不在
时，我跟云说起她的变化，云笑
嘻嘻地说：“爱情的力量嘛！”
原来这女孩恋爱了。

后来再去买书，买单时会
遇上她对着手机讲个没完，要

喊她两三声，她才能听见，对着
手机说句什么才匆匆回到收银
台来。再后来，有时晚上晚点去
书店，会看到一个高个子男孩
和她坐在收银台后面，两人低
着头凑在一块，叽叽喳喳地小
声说话，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

什么高兴事，但她那两个频频
闪现的小酒窝，不断地把他们
的欢乐尽情地往外播洒着。

一直没看清过那男孩的脸，
直到一次在大街上迎面遇上。那
女孩一脸幸福地依在他身边，男
孩倒也算得上“帅”，不过他那

用眼角余光看人的样子，让人很
不舒服，含了太多的自以为是和
对他人明显的不屑。

再看看一旁苍白、娇小、乖
顺的她，不禁有些替她担
心———大凡那样的男人，都有
好些臭脾气，而这样苍白、娇小

的女孩，需要的是一个温和、厚
道的男孩来疼她、爱她。不过当
时，也只是有些替她的未来担
心，倒没想到马上就接着发生
的事。

后来这家节假日也照常营
业的书店关了好几天门。等到
再开门营业时，好几天都只见

云一个人，不见她的影踪。问
云，云告诉我，她家不许她和那
男孩来往，而她已怀孕三个月
了，她为此和家里闹翻了。现在
两人已去广东打工，走的那晚，
她拿走了书店里的一万元。

想起半年前，她把我落在

书店的袋子，一样不差地还给
我时美好动人的情景，和那张
年轻得还有些稚嫩的脸，惊讶、
惋惜和担忧，让我久久无法相
信这一切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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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非常恨那个
人，不是由爱产生的恨，而

是扎扎实实的、发自心肺的
仇恨。那时候我在想如果他
死了，我不会掉一滴眼泪。

十八岁，花季年龄，

从溧水到南京，一路洒满
期望。

下榻于老乡的寒舍，她
兴致勃勃地向我传授经验：
“雅妮，去白先生家做工一
定要用心，白先生是个细心
人，你千万不要弄丢他的宝

贝石头，那可都是他的命根
子啊……”

白先生———白吉荣，福

建人，四十八岁，自幼随父
母移居美国，现为某服装
公司中国部总裁，妻子儿
女在美国生活，他独自一
人在南京工作，嗜好收集

石头。
我谨遵老乡教诲，第一

次去白先生家，就以十二
分的爱心呵护那些石头。
我在擦拭每一块石头的时
候就像是要赋予它们生命
一样，企图让它们变得通

灵起来。这是白先生日后

给我总结的。
为白先生打工，除了做

好日常家务外，就是要擦干
净每一块石头。看似轻松的
活其实并不容易，整天弯着
脊梁，每次收工都腰酸背
痛。终于我晕倒了，医生说
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略
有贫血。白先生给我放了几

天假，并且派人送来一些滋
补品和钱。我想，我真的很
幸运，第一份工作就可以遇
到这么善良的主人。

白先生话不多，很多时
候都是我主动和他搭讪。比
如：从美国飞到中国要多长

时间；服装公司是不是有很
多漂亮衣服；你回美国了，
那这些石头怎么办……当
有一天，我问白先生，“如

果有人因为我干活努力，花
高薪把我挖走了，那你会不
会用更多的钱挽留我？”白
先生终于被我逗乐了，他说
这是我们相识以来，我说的
最有智慧的一句话。

那个月，白先生给我
涨了薪水，还给了特别的
奖励。

自此以后，白先生对我
更加和蔼可亲了，我对他也

产生了莫名的依恋，就像是
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敬爱，也
许这仅是思乡之情的牵引
……好几个晚上，我都担心
白先生还忙于工作没有吃
晚饭，急忙跑回他的公寓，
果然，做好的饭菜还摆在桌

子上……
那天晚上忙完所有的

家务已经九点多了，可是白
先生还没有回来。我打电话
给他，却一直处于无法接通
状态，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
而生……我鬼使神差地决

定留下来等他，偌大的公
寓，我独自一人守到凌晨一
点，浑身冷汗，白先生终于
回来了……
“你去哪里了，这么晚

回来……” 我的口气很不
好，说不上是太着急还是

太担心。“应酬而已。”白
先生满嘴酒气，思维还算
清晰。
“不要喝那么多酒嘛

……” 我扶着白先生走进
卧室，随口埋怨了几句，就
在我转身的那一瞬间，白先

生拉住了我：“你怎么和我
老婆一样也要管着我？我是
一个商人，应酬是很自然的
事情，同行之中哪有几个不
玩女人的，可是我不爱玩女
人，我只爱玩石头……克制
自己是需要毅力的……”

突然间，白先生将我揽入怀
中……那一刻，所有的挣扎
与泪水统统无济于事，那个
慈父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土
崩瓦解……

我开始恨白先生，并且
变得嫉恶如仇，他玷污了

他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
可是我已经离不开他了。
丢掉了这份工作我还能做
什么？我没有读过什么书，
在餐厅刷盘子洗碗吗？我
不想回家乡……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

多电视中的镜头，那一个个
年轻漂亮的情妇，过着不愁
吃穿的生活，高档服饰、名
牌化妆品、出门都有车……

我决定继续留在白先
生的公寓为他打工，表面上
大家相安无事，其实各自内

心揣着一方心事。我没有办
法再坦然面对他，也许我等
待的是一个时机，一个报复
他或逃离他的时机。

我在经济上向白先生
提出了要求，这个他很容易
就满足了我。

我不再尊称他为 “白

先生”，我叫他“吉荣”。他
并不为我的变化感到吃
惊。的确如此，他这种男
人，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呢？

我的一切意识似乎都在他
的掌握之中，他都是那么

坦然地接受。
我申请去吉荣的公司

工作，我想真正学一些东
西，而不仅限于做一个钟点
工。吉荣想了一下，答应了。

我提出的要求吉荣几
乎都没有拒绝，他甚至愿意

为我在市中心租一套公寓。
吉荣用他极大的耐心

对付着我的处心积虑，他完
全可以将我炒鱿鱼，可是他
却没有这样做，他对我有爱
吗？没有。

我的私心在吉荣的纵

容下一丝一丝地膨胀，我提
出了更加非分的要求，让吉
荣和他老婆离婚。这一次，
吉荣没有正面回答我。

说实话，我才不想嫁给
吉荣呢，我只是想折磨他，
用尽所有的气力、用所有

刁钻野蛮的主意报复他，
因为我没有别的方法，我
恨吉荣，在我对他毫无防
范之心的情况下，这个被
我想象为父亲的人吞噬了

我心中唯一的圣土，可是
我依然摆脱不了他，无路

可逃。
我偷到吉荣老婆的电

话号码，故意电话骚扰她：
“你为什么还不和吉荣离
婚？我比你小三十岁，你都
老掉牙了我还穿着高跟鞋
跳舞呢……”

吉荣的老婆终于从美
国赶来南京，可是我万万
没想到吉荣居然会让我接
待他老婆。她仅仅听过我
的声音，还不知道我长什
么样，那我就见识一下这
位传说中的圣母吧！她庄

重而肃穆，环绕公司一周，
我向她做了简单的工作陈
述。希尔顿大酒店，她宴请
宾客，大气而高贵，那一
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
么的渺小。

吉荣就是做得滴水不

漏，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公
司的同事乃至他的爱人丝
毫没有察觉我和他的关系。

他是一个儒商，爱玩石
头的儒商。他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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